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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 １９ 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曼谷作为首都及国家中心区位的主体叙事中，
泰国东北部各族群被赋予了一个区域性名称———伊桑人（ Ｉｓａｎｅｓｅ）。 伊桑人在国家政治

上被边缘化，文化上被主流泰族文化同化，社会经济发展滞后。 伊桑人成为一种复杂的、
有争议的区域身份，存在于泰国和老挝两国之间撕裂但又是一个文化连续体的族群关系

中。 文章通过梳理伊桑人问题的发展脉络，将其置于早期民族主义思想传播、该地区资本

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博弈以及当代国家价值观建设等背景中，突出伊桑人的身份政治，
展示泰国政府对伊桑人的艰难整合历程。 在现阶段多元文化背景及伊桑人与泰国政府的

互动交往中，伊桑人的区域认同感以及身份政治和区域经济、文化发展诉求不断增强。 近

年来伊桑民粹主义呼声高涨，伊桑主义兴起，伊桑人问题的不断发展变化，对泰国国家政

治和价值观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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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伊桑人问题复现

进入 ２０２１ 年年尾，泰国网络上发生了一件引起热议的事件，随即从线上蔓延到线下乃至全国。
一群泰国年轻人在 Ｃｌｕｂｈｏｕｓｅ 聊天室发布歧视伊桑人的言论：“伊桑人只配为曼谷人劳作”“伊桑人

是现实生活中的僵尸”“伊桑人是泰国黑人”等，这群人对伊桑人进行了极端侮辱和攻击并给他们

贴上了污名化的标签。 这场因为线上言论而引发的热点问题，引起了泰国国内关于国家整体性的

辩论。 我们暂且不论是口无遮拦的年轻人把网络当作法外之地，还是别有用心的政客（政党）策
划，抑或是一直以来确实存在着对伊桑人的歧视，但此次事件的确是个导火索，让全泰国人民的目

光再一次聚焦在伊桑人问题。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泰国内部不同民族群体①之间的文化和身份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这使

得其社会和政治体系的稳定承受一定的张力，而以大泰主义主导的国家政策由于忽视多元文化和

区域差异，有时特殊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要求就会释放出来，甚至导致冲突和暴乱。 纵观泰国现代国

家建设的历史，建立和维护泰国的国家认同有时涉及诋毁非主流文化，指责其构成所谓对国家的威

胁。 泰国政府采取的政策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将地方语言调适使之适应中部泰语，甚至将高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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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为毒品制造者或共产主义者等。 泰国在国家建设中采取的大民族主义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现

了中部泰族最大化，通过中央集权的国家教育政策，泰国中部已成为大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大本

营，代表着泰国公民的主流意志和道德标准，而所谓伊桑人问题主要是对其非泰特殊性的泛指，也
是掩盖在大泰民族主义之下的区域性民族问题。

二、伊桑人的来历及其族群文化

伊桑（Ｉｓａｎ）属于区域名称，指泰国东北部广阔的区域，位于呵叻高原上，从碧猜汶山脉延伸至

湄公河，有将近 １７ 万平方公里，占泰国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囊括了 ２０ 个府。 以山地为主的地

形地势使得泰东北与泰国其他地区产生巨大的生态差异，形成了该区域独有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因为地理位置和气候原因，伊桑地区沙土和盐碱地居多，含水量差，经常遭遇洪水或干旱等自然灾

害，不适宜耕种农作物，一直以来都是泰国最贫穷落后的区域。 笔者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至 １２ 月在泰国

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主要在伊桑地区廊开府及乌汶府孔坚县，对该地区

湄公河沿岸泰佬人的日常生活和跨界互动展开调查研究。
泰语中的伊桑这个词来自巴利语，是东北部的意思，在印度神话里是受到湿婆庇护的地区。 泰

语借用来指称以曼谷为中心的泰国东北部地区。 该地区佬人占绝大多数，所以很多泰国民众也将

这部分人群概称为泰佬人或佬伊桑。 这片区域曾隶属于 １４—１８ 世纪的澜沧王国，曾在湄公河流域

建立过辉煌的文明并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后来分裂成为琅勃拉邦、万象和占巴塞三个城邦国家，而
伊桑地区长期处于这三个城邦国家的统治管辖范围，在东南亚的曼陀罗体系中这些地区又是暹罗

的附属国。①后来西方殖民者带来的“民族国家”规则不承认这种模糊的边疆，他们强调清晰的领土

边界，并且认为只有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拥有相同的种族或族裔时，这种统治才是合法的。 于是，
１８９３ 年暹罗迫于法国的炮舰而被迫签订条约，放弃湄公河左岸的一切权力，并支付巨额赔款，进而

导致伊桑地区成为英法两国势力在中南半岛的中间缓冲地带。 当时的暹罗试图极力维护暹罗人与

佬人的共同性，而法国殖民者却在极力割裂两者的关系，他们强调：“如果佬族或老挝要从暹罗统

治中‘解放’出来，佬族人不仅必须被界定为一个文化上独特的群体，而且还必须在文明等级制度

中与暹罗人处于同等地位。”②至于“暹罗和法国之间就湄公河上游地区以及整个佬人地区的争端

究竟是暹罗领土的损失还是收获，这取决于个人的立场。”③

基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伊桑地区族群、语言、信仰、习俗都与湄公河左岸保持高度的一致。 泰

东北地区居住生活着包括佬（Ｌａｏ）、泰阮（Ｔｈａｉ Ｙｕａｎ）、普泰（Ｐｈｕ Ｔｈａｉ）、黑泰（Ｔｈａｉ Ｄａｍ）、噶楞

（Ｋａｌｅｕｎｇ）、泰哟伊（Ｔｈａｉ Ｙｏｙ）等泰系族群和孟 － 高棉族群中的高棉人（Ｋｈｍｅｒ）、桂人（Ｋｕｉ）、嘎松

族（Ｋａｓｏｎｇ）、布汝族（Ｂｒｕ）和召汶族（Ｃｈａｏｂｏｎ）诸多族群。④ ２０２０ 年人口共计 ２１８８２７８６ 人，约占泰

国总人口（６５４２１１３９ 人）的三分之一。 其中佬族是最大的族群，大概有 １６００ 万人口。⑤关于伊桑人

的来源，学术界主要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泰国东北部著名的历史小镇班清挖掘出大量的陶器

和青铜器，证明在三千年以前当地就已经有了文明的痕迹，因此有人认为可能是伊桑先民建立了这

个文明。 第二种认为，最先定居在伊桑这片区域的是拉瓦人或佧人（佧族），属于孟 － 高棉支系，曾

５５

国家整合视角下的泰国伊桑人问题动态发展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泰〕素威·提拉萨瓦：《老挝历史 １７７—９７５》，曼谷：泰国研究基金创意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６ 页。
Ｓøｒｅｎ Ｉｖａｒｓｓ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Ｌａｏｓ：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ａ Ｌａｏ Ｓｐａ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ｉａｍ， １８６０ － １９４５， ＮＩＡ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 ４４．
〔美〕 通猜·威尼差恭著，袁剑译：《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６０ 页。
参见周建新、王美莲：《泰国的民族划分及其民族政策分析》，载《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数据来源于泰国国家统计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ｂｂｉ． ｎｓｏ． ｇｏ． ｔｈ ／



经建立了堕罗钵底、恩央和斯阔墩奔王朝。 而后由于佬族的迁入，高棉文化式微，佬人文化兴盛。①

例如有中国学者指明泰国北部的泰庸人与佬人有着共同的祖先，曾经建立了一个叫恩央的佬氏王

朝。 初期的泰庸人对自己民族的称呼也是“佬”，与佬人的“佬”含义相同。 对族群称呼的一致性反

映出留在泰北的傣泰民族与迁入湄公河沿岸的傣泰民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血肉关系②，并与伊桑

人的起源密切相关。 第三种是关于近代伊桑人的来源，认为他们是为了躲避战乱以及自然灾害而

逐渐沿着湄公河迁徙至泰国东北部地区定居。 正如泰国学者琼赛提到的“湄公河两岸的人彼此谁

也说不清谁是泰人，谁是佬人”③。
伊桑人大部分传承的是泰佬文化，文化习俗与湄公河左岸老挝的佬人高度一致。 伊桑人所使

用的文字可以追溯到素可泰时期，当时的兰甘亨国王创立了泰语文字，后来这种文字发展呈两种趋

势：小泰文和大泰文。 伊桑地区的泰佬人及现在的老挝佬人传承的属于小泰文，而泰国中部地区使

用的是大泰文。 两种文字在发音和书写上都比较相似，这也是当今的老挝文和泰文的母体。 臣民

有传统，统治者有法律；臣民有方言，统治者有语言；臣民有民俗，统治者有文化或者文明。④这种

“中心 －边缘”结构下的文化格局在泰东北伊桑地区一直存在。 伊桑人至今依然保留着自己特有

的文化元素。 例如包括饮食文化中的糯米、腌鱼和其烤、煎制食品；语音方言、音乐舞蹈、服装及纺

织品也传承自澜沧王国时代；本土的佛教教义被编入传统的历法，简称十二月习俗（Ｈｉｔｓｉｂｓｏｎｇ）；原
始的祖先信仰和鬼神崇拜，体现在农村地区每个村寨有一个专门与鬼神通灵且享有尊崇地位的涛

占（Ｔｈａｏｃａｎ），故伊桑人崇敬祖先神和各路山神、水神、森林之神，在生病和遭遇不幸时会进行叫魂

和驱鬼仪式。 这些习俗、信仰规约着人们的日常行为，进而演化为特殊的区域性伊桑文化。
泰、法双方确立边界之后，暹罗将伊桑这片区域纳入泰国国家版图。 其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

施确立了以“暹罗泰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思想，增加了以曼谷为中心的国家历史叙事，明确

了伊桑地区和国家中心的权力关系。 由于中部泰族和伊桑人两个社会群体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存在

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伊桑地区的族群及其文化虽然保持了较为鲜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但这些

不同的族群文化元素最终逐渐融合形成了后期在族群、语言、信仰和习俗等方面具有自己特色的伊

桑区域文化。

三、大泰民族主义意识下的伊桑人问题

（一）大泰民族主义的萌芽及其实践

泰国原名暹罗，西方人称 Ｓｉａｍ。 中国史籍《岛夷志略》记载：“至正己丑（１３４９ 年），（暹）降于罗

斛。”⑤《真腊风土记》记载：“西南距暹罗半月程”⑥，书中把真腊西边的邻邦称为“暹罗”。 暹罗这个

名称是两个国家或者是“暹”和“罗斛”两个族群名称合并而成。 曼谷王朝时期泰国人的自称或西

方人口中的 Ｓｉａｍ 一词来自巴利文，有金色、祥和等多种含义，与 Ｐｈｒａ ｔｈｅｔ 合用就组成 Ｐｈｒａ ｔｈｅｔ Ｓｉａｍ
有“黄金国度”的意思。 暹罗占据了湄南河流域大部分富庶的土地，泰人、佬人、孟 － 高棉人、中国

人和西方人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早期的暹罗人以他们广阔的土地和多元族群文化为荣。 但是

在大泰民族主义萌芽之后，泰国逐渐从一个多族群、多文化的暹罗演变为以泰族占主导地位、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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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
泰裔美国学者通猜·威尼差恭在《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一书中力图梳理

和分析泰国近代历史的逻辑，讲述了泰民族如何在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被建构出来，说明泰国当

代疆域版图与泰国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解释泰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构造。 书中讲述了两种

地理学话语之间的对话和冲突，一种与宗教、传统、王朝秩序及模糊边疆有关，就是曼陀罗政权模

式，另一种跟“泰国性”、科学、国家认同、清晰的国界线有关，就是现代国家体系。 作者试图将泰国

的民族主义解读为：泰国人对国家的认知，对君主和皇室的尊崇，对泰国文化感到自豪。 实质上，泰
国民族主义即大泰民族主义，即国家（民族） －宗教 －国王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

从泰国历史看，吞武里王朝奠定的以曼谷为中心的国家基业至关重要，从此以中部泰人为主的

国家历史叙事占据主导地位，而其大泰民族主义的逐渐觉醒主要从拉玛四世时期拉开序幕。 １８５５
年暹罗封建王朝与英国签订《鲍林条约》后，决定效仿西方，开启现代化启蒙。 这使得“暹罗在东南

亚国家中独领风骚，没有屈服于欧洲或美洲的帝国主义……在殖民化区域里是很典型的”①。 为了

应对欧洲力量的威胁，使暹罗免于被殖民，曼谷王朝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国王子承父志进行改革，使
得暹罗直接从传统国家成长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拉玛五世通过废除奴隶制、改革中央和地方行

政制度、改革军事、财政和教育等，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步步紧逼之下实行了自强措施，标志着泰国民

族主义的萌芽。 １８８３ 年拉玛五世派遣专员前往清迈谈判，国王曾这样指示：“诸位当铭记与西洋人

谈判时，要明确我方（泰方）应包含佬人，泰、佬即为我者，西洋即为他者；而当与老挝谈判时，泰即

为我者，佬即为他者。”②但是，“１９ 世纪中叶的暹罗国王将佬族人与泰国人区分开来，认为佬族人是

‘另一个种族’。 国王清楚地表示，那里的人在语言和文化上与暹罗人不同。”③由此可见，当时的暹

罗在面对内部族群势力和外部殖民力量时，其大泰民族主义的意识和国家立场迅速产生，而伊桑人

问题即成为泰国与西方殖民者之间博弈的焦点问题之一。
泰国对伊桑地区和伊桑人的整合始于拉玛五世统治期间，他下令进行大规模中央官僚体制改

革，塑造现代国家形象，以应对西方殖民的威胁。 １８９０ 年暹罗在东北地区设置新的行省并被当局

重新命名，弃用“佬”这个词。 “１８９４ 年设立的行政区域名为佬考蒙顿（Ｍｏｎｔｈｏｎ Ｌａｏ ｋａｏ），１８９９ 年

更名为东北蒙顿（Ｍｏｎｔｈｏｎ Ｔａｗａｎ⁃ｏｋ Ｃｈｉａｎｇ Ｎｕｅａ），１９００ 年 １ 月再次更名为伊桑蒙顿（Ｍｏｎｔｈｏｎ
Ｉｓａｎ）” ④ ，即用地理概念代替之前与“佬”相关的族群概念，在政治和行政上加快了中部泰族与东

北各族群的融合，正式将伊桑地区和伊桑人纳入暹罗体系。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朱拉隆功国王认

为，泰国各种民族语言群体（如泰人、佬人等）都是“同一族群”的成员。 不久之后，丹荣亲王向省行

政当局指示，必须“使全体人民成为泰国人，而不是老挝人，也不是马来人”⑤，甚至认为，“所有族

群”（Ｋｈｏｎ Ｔａｎｇ Ｃｈａｔ Ｔａｎｇ Ｐｈａｓａ）应该解散，这样他们最终就会认为自己是泰国人⑥。 暹罗在 １９０４
年的人口普查中将东北部佬人族群直接列为泰族，开始废除佬族称呼，从此暹罗泰族人口大量增

加，而这其中五分之一的人口使用的并不是现代中部泰语，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属于佬人。 后来，拉
玛六世通过强调忠诚国家和稳固国家 －宗教 －国王三位一体的国家支柱政策，完全将佬人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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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并入泰族，到了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佬人和其他民族称谓从官方文件中正式消失，①至此伊桑地区

的历史经过官方重塑被纳入了泰国现代国家的整体叙事。
暹罗时期国家规定伊桑人必须意识到自己属于泰王子民，须忠于皇室，践行热爱泰王的使命。

比如在国王和王后诞辰日要全民庆贺；在地方设立行省制，规定地方长官权力大于地方豪强；同时

废除了部分传统习俗，如废除各村寨的家鬼信仰，废除高升节，废除趋近于泰国皇室葬仪的地方火

葬仪式，等等。 １８９８ 年发布了关于全国教育改革的通知，伊桑地区的教育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比如改革了佛寺教育，设立地方教育机构，采用中部泰语授课，逐渐改变了伊桑地区人民的语

言教育状况。 政策规定减少佬人贵族和加强城市行政管理，消除文化多样性的影响，加强和重塑宗

教体系。 命令伊桑僧伽取消长期以来实行的佬人僧团习俗，规定各级僧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了解当

下的国家形势，传播中央文化，并使得泰族传统文化习俗在僧团的运作下传播到当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大部分僧伽被动员起来支持对不信佛教的山地部族“一体化”（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②。 而这些佛教

道德规范，旨在压制阶级和族群愿望，被用来作为国家整合的实用工具。 通过以上措施，暹罗政府

逐渐将伊桑人纳入中部泰族主导的国家体系之中。
（二）大泰民族主义意识下的伊桑人困境

殖民时代的影响导致了东南亚大部分保守的君权国家向现代国家过渡。 现代国家的诞生意味

着确立边界清晰的民族国家的时代到来。 泰国精英在 ２０ 世纪初带着一种重新建构泰国民族主义

的意识，对“泰国性”（Ｔｈａｉｎｅｓｓ）再定义，对地理疆域界定清晰化，并确立了一种能够产生民族主义

的语言和世界观，从而形成了现代泰国人的思想和身份。 泰国的历史不再是从国王的血统追溯到

佛教的教义，而是一段新的泰国民族主义历史。 泰国著名历史学家銮维集瓦塔甘作为銮披汶政府

政策的主要推动者，他是第一个提出“什么是泰民族国家”问题的人，终身致力于推广大泰民族主

义思想和泰民族认同。 过去的暹罗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政体，不同族群的存在被广泛承认，但在

１９３９ 年暹罗更名为泰国后，这种文化多样性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国家试图让民众产生国内各民族

一体化的意识。
大泰民族主义者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加强了对其他族群的同化，主要针对的除了泰南穆斯林和

泰北山民之外，另外最重要的一支就是泰东北的伊桑人。 １９３８—１９４４ 年间銮披汶逐渐掌控了泰国

的军政大权，构建了以大泰民族主义为内核的意识形态，让民众恪守“泰国性”，规定所有公民有义

务将国家荣誉置于个人生命之上，把泰国 ２０ 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引向极端。 他对内推行泰化政

策，实行“泰人治泰”，排斥少数族群，企图从政治、文化各方面同化各族群和团体。 銮披汶当局虽

然与法国协商将湄公河流域近八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收入囊中，但在当地的民众来看是被褫夺的伤

害，“政治上，东北（伊桑人）无疑表现出反对中央政府的倾向”③，并从此埋下了伊桑地区民族主义

运动的伏笔。
在“泰”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之后，“泰伊桑”这样的称呼便是非法的，从此官方名称将“泰伊

桑”改为“泰国东北部地区”，并延续使用至今。 二战期间，泰国政府指出：“建立伊桑人的身份认同

是建立现代泰民族的基础，否认伊桑人的身份认同同样也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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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伊桑人是一个跨国民族，与老挝的佬族有着紧密的历史渊源关系，因此泰国上至王室下至地方机

构在伊桑地区全面推行泰民族建设及同化政策，以弱化伊桑人与佬人的各种联系。 这种国家整合

最基本的手段是禁止使用少数族裔名称，在东北部地区，包括佬人、孟 － 高棉人等十多个族群身份

都被迫隐匿起来。 不过，令伊桑人困惑的还有，他们认为当今的泰人其实就是过去的佬人忘记了自

己的祖先并接受了高棉文化，然后和中国人通婚，最后变成了现在的泰国人。①关于这一点，安德森

也曾直白地说，“在民族主义以前的年代，他（拉玛六世）的祖先早就曾经将动人的华人女子纳为妻

妾，结果是，若从孟德尔的遗传法则观点来看，他本身拥有的华人‘血统’要多于泰国血统。”②因此

也难怪伊桑人对于泰族将他们视为“非我族类”感到不满。
除了隐匿身份和重构历史之外，语言的同化是最重要的实践活动。 泰国官方曾公布其境内有

超过 ７０ 种民族语言在使用，但除了泰语之外，其他语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保护。 泰国官方语

言为中部方言，也被称为曼谷泰语或标准泰语。 中部泰语因其与政权和王权的联系而得到推广，中
部泰语是泰民族的象征，将它变成一种国家语言的过程历时数十年。 自拉玛六世起泰国就进行过

一系列的语言改革，一般是遵循西方的价值模式和文字系统的改革形式，而在銮披汶政府第一任期

时，国家第一次出台语言改革政策，并在社会各阶层中普遍推广，将学好中部泰语作为一个泰国公

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其中建立“泰国文化促进委员会”是改革的重要一步，除了制定改革方针和

实施指南对泰语字体和拼字法进行调整之外，还组织使用新泰语进行字典和教科书编写。 这一时

期的语言改革反映了语言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结合，国家权力通过语言改革强化民族团结和国家整

合目的。
泰国伊桑人方言是一个与老挝语密切相关的语言变体，它有独特的词汇和语音特性，在泰国有

大约 ２８％的使用人群。 语言不仅是不同文化或族群单元之间的界限标志，语言还会带来更深层次

的文化后果。 在那些用来区分族群界限的文化标准中，语言的重要性被强调。③由于中部文化的逐

渐渗透，泰国中部方言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官方语言和国家语言。 而作为东北部最大的泰国公民群

体———伊桑人的语言却得到较少的关注。 总之，把中部泰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崛起反映了以曼谷为

中心的大泰文化意识形态的建立，也是国家整合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三）伊桑地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博弈

二战之后，美国替代欧洲国家接手遗留在东南亚国家的殖民遗产，向泰国输入资本主义思想并

注入大量资本，继而泰国城市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迅速崛起，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和

国家机器密切勾连。 １９３２ 年以来宪政改革和大泰思想的普及，使得泰国的官僚政体必须拥抱西方

及其资本才能生存，从銮披汶政府到沙立 －他浓政府，形成了左翼新资产阶级与右翼官僚贵族的对

立，意识形态发生巨变。 由于新资产阶级逐渐强大起来并足以与旧官僚和贵族对抗，他们便组织了

一系列革命活动，企图撼动传统的国家 －宗教 －国王三位一体的国家支柱。 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随着美国从中南半岛撤军，湄公河左岸地区共产主义阵营逐渐强大，泰国伊桑地区处在资本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夹击之中。 由于泰国共产党在落后乡村和山地少数民族地区争取到了很多支持者，因
此伊桑地区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当时的美国政府认为此区域是危险地带，泰国政府须动用国

家力量控制该区域态势。 因此，征服、整合和同化伊桑人成为国家政策制定的主要指向。
尽管在 ２０ 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伊桑人趋于沉默，但伊桑地区历来是抵抗中央权力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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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 年 ８ 月 ７ 日，泰国历史称为“枪林弹雨”的一天，伊桑数以千计的平民百姓拿起枪支与当局军

政府对峙，反对新宪法法案。 同年泰国共产党对外宣布与政府对立，伊桑共产党宣称要建立政权和

军队，让平民百姓能独立自主，彻底改变泰国的政权模式。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年期间对于伊桑地区大部

分以农耕种植为生的农民来说，多年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大幅减产。 伊桑人生活窘迫却无处诉苦，
而军政府当局置之不理，很多伊桑百姓只能拿起枪支加入共产党，躲进丛林进行抗争。 “他们是在

偏远的农村地区从事斗争，那些地区传统上近乎毫无政治价值，但在如今这个按领土界定民族 － 国

家的时代里，它们渐渐被国家接纳为重要的政治舞台。”①同时因为与老挝的地缘关系，老挝的政治

体制发生变革，再加上湄公河左岸共产主义阵营的强大，这个区域自然成为泰国共产主义的主要势

力范围。
由于“（泰国）主流的修辞往往是保守、因循和尊王的”②，而保守的意识形态即“君主制的历史

中心地位和民族主义合法性”③，在其资本主义兴起中更加彰显。 为了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
泰国政府对伊桑地区进行了防控和布局。 比如在孔敬、乌吞塔尼、呵叻府兴修公路、连接电路、扩大

通信，尽可能使偏远的伊桑地区与中心曼谷连接起来，意图达到有效掌控的效果。 同时进行文化教

育，树立泰民族意识，让该地区民众认知“伊桑地区是泰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政府在民间也建立

起很多组织和机构，比如“苏林府协会”“普泰人组织”和“地方童子军”等，他们联合边防巡警和国

家内务部，形成了辅助军政府的反共防卫组织。 “对童子军领导人而言，有了皇室的庇护，他们对

起而抗议的农民和学生激进分子采取的那种私人化、地区化的镇压行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合理化

为维护国族 －国教 －国王之所必需。”④最后是国际政治的发展与泰共自身的内出血，而不是泰国

军队的战场胜利导致了泰共的衰落，这一衰落使泰国的新资产阶级得利。⑤借此，新资产阶级的国

家整合实践在伊桑人地区进一步得到加强。

四、当代泰国国家建设中的伊桑人问题

（一）泰国政府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伊桑地区发展策略

泰国当代官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泰民族是一个和谐的村落或民族共同

体；国家组织产生于从家庭到社区再到国家的传统阶序上；警惕并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他者”与
“体制外者”，用激进或族群术语将之标识为“非泰的”；将社会问题的起源转向个人道德层次；作为

民族宗教的佛教使得泰民族性在文化上是独一无二。⑥当代泰国的发展不能否认国家治理变革的

重大作用。 自 １９３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泰国君主移交权力致使泰国走上宪政道路之后，各届政府通过多

年来的改革和发展，诠释了泰国国家性概念的变化，这个泰国性的新含义是顺应公民的政治诉求，
以立宪治国为原则，通过选举代表将政治权力带给公众，形成民主的基本原则，建立起国家 －宗教 －
国王三位一体的泰式民主国家。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泰国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泰国经历

了一波快速的经济增长，但这并没有改变东北部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 原因之一是当地较差的自

然地理和气候条件限制了该地区的农业发展。 再者泰国奉行传统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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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第 ２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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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第 ２２０ 页。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第 ２０８ 页。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第 ２４０ 页。
参见龚浩群：《社会变动之林：当代泰国公民身份的重构》，载《开放时代》，２０１４ 年 ３ 期。



略，国家的发展偏重于少数特权阶层，而忽视了地方区域和底层民众。 他信政府执政以后，政策执

行一度偏向东北部和北部的农村地带，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普惠农民的政策，这一系列规划不仅是

拉拢选票、争取选民，也确实缩小了城乡差距，减少了贫富分化。
２００７ 年，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前校长灿威·噶赛斯利（Ｃｈａｒｎｖｉｔ Ｋａｓｅｔｓｉｒｉ）主张将泰国重新命名为

暹罗，以向世界展现其民族国家的多元化，这得到了曼谷各大学学生组织的支持。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至 ３
月，泰国旅游局举办了“用爱和温暖驱寒”活动，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人们展示了各自族群社

区的商品，在这样的活动中，北方人和东北人被允许穿着他们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有些人甚至鼓

励穿着暹罗时期的服装。 泰国人对暹罗的怀念可以解读为对多族群和多元文化的支持。 他们鼓励

不同族群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使其在接触中增进了解，希望将多元族群维持在统一的国家共同体

中，进而建立对国家的一致认同。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之后，泰国军政府通过推行十二个核心价值观明确宣扬国家思想，向所有泰国公

民灌输道德规范和大泰文化主义，进一步强调以国家 － 宗教 － 国王三位一体为国家支柱。 巴育政

府在其执政政策中一直以来将“拥护和尊崇君主、维护国家内部与周边关系稳定及减少地区社会

差异”列入重要的前三项。 可见，区域的差异发展是造成泰国国内不安定和冲突的主要原因。 基

于 ２０１７ 年宪法的协商，泰国政府以构建共同体思想作为政治层面上管理伊桑族群复兴的最和平方

式。 共同体构建通过跨区域贸易和跨区域旅游，减少政治、经济限制，弱化族群边界，倡导文化历史

共享理念等措施，以期在多元中实现统一和平。 《泰国东北部地区发展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年）》①本

着“稳定、富裕、持久”的发展理念，认为解决伊桑地区发展问题需要创新技术、稳定经济、引进外部

资金、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内外连接功能，使之与邻国及整个大湄公河次区域连接，缩小与泰国其他

区域的差距，最终把该地区建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中心。
（二）伊桑人的身份政治

尽管以曼谷为主的大城市需要东北部的伊桑人作为劳动力，但伊桑人发现自己被城市拒绝和

嘲笑。 在前往中部地区工作时，经历了歧视和被排斥，他们的伊桑口音成为被嘲笑的重点。 许多伊

桑人努力工作，掩饰其出身并避免使用方言，试图借此过渡成为泰族，但他们的社会经济身份决定

了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和最边缘，文化和语言在泰族文化面前低人一等，经常被鄙视为缺乏世故、
愚昧无知的“乡巴佬”。 伊桑这个词在泰语里也变成了一个口头俚语，尤其是青少年常用的俚语，
不仅表示外表缺乏吸引力，甚至表示智力落后。 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术语来描述曼谷和东北地区之

间的纠葛和不平等的关系，包括“寄生、区域不平等和内部殖民主义”。 由此可见，曼谷和东北部之

间的关系问题植根于根深蒂固的族群歧视和社会文化分歧。
占主导地位的大泰民族主义话语，一直以来在伊桑地区制造各种经济和文化冲突，也引发了伊

桑人对自己身份政治和族群意识的再度思考。 非主流和被边缘的伊桑人以身份团结为前提，受到

本群体价值观念的影响，产生了具有明显倾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 在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中，
伊桑人的身份政治和认同政治对泰国价值观建设和国家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进入 ２１ 世纪后，因
国家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动而引发的红衫军问题和伊桑主义兴起成为泰国面临的两个重要问题。

自 ２００１ 年他信·西那瓦政府上台之后，标志着泰国的政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再是

２０ 世纪长久以来的精英政治，觉醒的草根阶层与传统的精英阶层进入长期的政治利益博弈阶段，
直到如今。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在他信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泰国军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他信政府。
随后的两年里反独裁民主联盟———红衫军诞生了，泰东北的伊桑人就是红衫军的主要力量，他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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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吸纳大量的农民草根和部分地方精英，确立了他们集体的身份认同。 由于泰国长期的经济发展

不平衡和地区差异，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分化，农民身份政治意识的提升和经济诉求，使得他们希

望通过选举参政议政进入国家体制和享有地方权益，因此持续多年发动街头政治、公众集会和示威

游行。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泰东北地区逐渐恢复了曾经被禁止使用的泰伊桑和泰佬人称谓，并逐渐形

成了一种由泰佬文化主导的伊桑主义。 伊桑主义的现代性表现之一是在面对泰国官方不公平对待

时，试图培养一种民族区域认同意识，取代虚弱的大泰民族认同。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伊桑地

区多个府有自己的地方语言电视节目，包括一些电影和广告语言。 同时，伊桑民众越来越多地接触

到用伊桑方言撰写出版的文学作品，起初是为了宗教信仰或是地方文化的学习，逐渐这些书籍被大

规模地印刷和大范围地流传，成为伊桑人与家乡社区保持联系的方式。 泰国科学与人文教科书促

进基金会（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还出

版了一套五本有关伊桑地区主义的绿皮书：《伊桑：泰国东北部的地方主义》（ ＩＳ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其中就伊桑区域发展、伊桑地区政治独特性、中央下放区域控制权和伊桑地

区主义的形成进行讨论。 近四十年来，伊桑主义同样在泰国学术界、媒体、公共领域、传统文化中反

复出现，这引发了伊桑人在泰国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融入问题，包括更大的民族或区域自决问题。
伊桑人在一个推崇大泰民族主义的国家要维护自己的权利非常困难，而随着伊桑文化的复兴，使得

人们更加对伊桑人的“异质性”产生担忧，因此在网络上对伊桑人进行污名化也就没有什么奇怪，
但这反而使得那些希望恢复族群身份的伊桑人更加团结凝聚。

身份建构的过程也是权力再分配和再建构的过程。 由于伊桑人的弱话语权和落后经济使其未

能享有公正、公平的待遇，因而建立地方身份认同是伊桑人采取的一种策略，其中伊桑文化建构是

一个重要环节。 伊桑人通过对自身文化的展示和发扬，为重构地方身份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能

为国家和现代市场服务，一方面回归了地方文化，另一方面也搭建了沟通外界的桥梁。 现代科技也

不断改变着伊桑人，他们不断去适应各种媒体宣传的舒适科技，这在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小农社会中

掀起了风暴，与新的社会联系的方式没有想象中复杂，拥抱现代化成为伊桑人的迫切需求。 发展一

村一品，传承民间工艺，推动文化旅游产业进步，回归民族文化朴实创造的理念，促进了伊桑地区真

正的发展，也进一步明确了伊桑人的区域性文化身份。
（三）伊桑地区的现实发展困境

现代伊桑人的身份认同是具有弹性的，不是简单的他者和我者之分。 伊桑人有时表达的是区

域或社区身份，有时展现的是与周边国家地区建立友邻关系的佬人身份，但又因伊桑地区作为泰国

领土的一部分，他们有时又强调作为泰国公民的身份。 这些不同的身份认同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目的，以及对参与政治和发展本地经济的渴求，但是在当代国家发展背景下，伊桑地

区面临的最大困难首先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１９ 年的一份报告，泰国的财富不平等程度仍然非常严重，泰国排名前 １０％的

人拥有 ６１％的有产权土地，而排名后 １０％的人仅拥有 ０． １％ 。 泰国政府将大部分的支出约 ７２％都

花在了曼谷，而曼谷的人口只占泰国总人口的 １７％ 。 相比之下，东北部拥有全国 ２８％的人口，却只

获得 ６％的国家财政支出。①在《２０２０ 年度泰国贫困及不平等社会现象分析报告》中，泰国的贫困人

口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４３０ 万上涨到 ４８０ 万，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有 ６５０ 万人口失业，东北部、南部和北部

的贫困人口占比分别为 １１． ６％ 、１１％和 ６． ８％ ，在贫困人口占比最高的十个府中，伊桑地区有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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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加拉信、呵叻、那空帕侬和四色菊。 这些地区土地和森林资源遭到破坏；贫困人口大多从事低

端农业，受教育程度低，造成大量的务工人口迁徙和人才流失；同时这些地区呈现明显的人口老龄

化，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不能或较少覆盖这些区域。①显然，泰国国内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伊桑

地区尤为突出。
泰国长期以来存在着资源分配不均，各派力量存在理念分歧和利益冲突，阶级和地域矛盾凸

显，曼谷城市中产阶级与外府农民的利益斗争，等等，这些严重制约了泰东北地区伊桑人经济社会

的发展。 造成伊桑地区现今的局面不是简单的贫困问题或是文化偏见问题。 回顾历史上伊桑人与

泰族长期以来的互动关系，其中充斥着族群与区域认同以及地方人民利益需要得到保障的诉求。
泰国政府虽然已经充分认识到，如果以上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伊桑地区将与中央

政府处于长期的矛盾纠葛之中，这不仅不利于泰国经济社会整体平衡发展，也会为国家安全及边疆

稳定带来隐患，但泰国政府又始终不能较好地解决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２０２１ 年底中老高

铁的开通，给老挝北部山区各民族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对泰国产生了很大震动，当局随即批

复了国家铁路计划，坚决推进中泰高铁项目。 泰国政府希望中泰高铁建成后能够给伊桑地区带来

经济发展新的契机，有力带动伊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改变伊桑地区长期贫穷落后的面貌，帮助

伊桑人走出现实的发展困境。

五、结 语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国家整合中具有工具性价值。 民族主义通过塑造共同的领

土意识、国家认同、民族自豪感，超越国内各种宗教信仰、语言差异和阶层鸿沟。”②泰国国家政治中

的大泰民族主义正是依循这样的路径不断实践，在努力平衡伊桑地区文化身份多样性与国家政治

统一和社会凝聚力之间的关系，缩小伊桑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生活水平差距，重视伊桑

人的发展诉求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国家整合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使得伊桑地方主义和伊桑

人身份认同不断弱化为国家权力掌控下的一般性理性诉求。 在泰国当下的社会，已经有部分伊桑

人成功、出名和富有，大部分伊桑人也开始敢于讲他们的伊桑语，在媒体上能表现得自信满满，向整

个泰国及东南亚传播他们的特色文化。 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泰国国内对伊桑人仍然存在着负面

的看法和情绪。 官方民族主义在塑造大泰民族的同时把一些传统问题也一并继承下来。 “这些问

题迄今为止没有得到解决，它们是关于民族成员标准的问题、关于泰化内容的问题，以及基于阶层、
族群语言特征、居住区来确定政治角色所引发的矛盾。”③显然，Ｃｌｕｂｈｏｕｓｅ 聊天室的歧视言论不是

一时的爆发，而是长期以来存在的民族或地域歧视现象的集中体现。 如果泰国在国家发展中不能

秉承平等原则，消除地域歧视和区域发展差异，对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伊桑人问题给予理解和尊

重，伊桑人问题将是制约泰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多民族国家要实现有效的国家整合，就必须充分运用国家的力量，全面应对多民族国家中存

在或正在形成的对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构成挑战的因素，即以国家治理的思维来应对。”④泰国政府

如何真正实现东北伊桑人与主体泰族之间的团结融合，增进伊桑人对泰国的认同感，将是泰国政府

面临的长期任务。 要消除对伊桑人的偏见，必须要正确认识伊桑地区的族群、文化，了解其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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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求，解决伊桑人的民生问题，整治贪官污吏，创立开明、忍让和公平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真正

提高伊桑人在泰国社会中的地位。 一方面泰国必须将国家认同建设作为一项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政

治工程，重视不同族裔和群体的认同问题，用适当政策应对并巩固其国家的合法性基础。 另一方面

国家经济和社会相关规划部门必须通过有针对性的民族区域发展政策，以解决国内族群地位不平

等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同时国家应该考虑出台新的国家语言政策方案，承认国内所有的民

族语言群体。 只有承认和提高泰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促进泰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包容

性，泰国才能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由少数族群驱动的内部冲突，从而进一步实现国家整合的预期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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